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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文性透视下的儿童文学后现代景观

———以改编自 《三只小猪 》的图画书为考察对象

钱淑英
(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, 浙江 金华 321004)

摘　要:本文以互文性为视角 ,将改编自《三只小猪》的图画书进行个案分析 , 旨在通过观念模式 、阅读体

验 、文本运作三个层次的论述 ,透视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后现代叙事文本 , 以此突破传统的文学认知框

架 , 拓展儿童文学的研究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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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 90年代以来 , 重写民间童话成为欧美童书出

版的流行趋势 , 这一趋势洋溢着颠覆传统 、寻求新的叙事策
略和阅读体验的乐观气氛 , 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截取并戏仿

传统的经典作品 , 将现实融入再造意象的文化中 , 使文本与

解构 、影像 、消费和信息资讯紧密相容 ,搭建起异彩纷呈的

后现代景观。伴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变和科技 、媒体力量的

强势介入 , 以及对浪漫主义童年观的重新考察 , 如何解读这

类景观 , 是摆在关注儿童文学当代发展的研究者面前的课
题。在当代儿童文学的视野里 ,后现代的表现元素比较集

中地呈现于图画书中 , 本文择取《三只小猪》的改编文本 ,

借助 “互文性”的观察镜并融合经验 、理论的相互阐释 , 透

视这些个案制造的后现代意味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透视 ,

看到相对于传统的儿童文学认知框架 , 当代儿童文学能够
在文本边界 、阅读机制 、表意实践 , 乃至儿童文学的遗产与

创新 、儿童文学的研究路径与范式等方面引发更多更深入

的思考。

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 , 有必要给互文性一个界定。互

文性(intertextuality), 也译作 “文本间性” ,是当代文学理论
和文化研究极为器重的术语 ,常用作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

文本间发生的相互关系。从文学批评的历史看 , 对于文学

文本的互动理解早已有之 , 但作为一个严格的术语 , 其内涵

经由巴赫金 、克里斯蒂娃 、罗兰·巴特 、德里达等理论家的

阐发而不断深化。从通常意义上讲 , 互文性可以被理解为
“表示一个(或几个)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

换” , [ 1]或者表述为 “横向轴(作者—读者)和纵向轴(文

本—背景)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:一个词(或一篇文

本)是另一些词(或文本)的再现 , 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
另一个词(或一篇文本)……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

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 ,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

文章。” [ 2] (P4)这便意味着过去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 ,又

被不断地改编 , 以适应新文本的精神;而新作品的语境 ,又

使前人作品获得了新的阐释。文本不再是被动的静止的封

闭的存在物 , 转而凸显为不断膨胀 、位移 、编织的动态过程。
随之而来的是 , 传统文学批评常见的范畴如 “作品”、 “作

者” 、“渊源”等都遭到互文性的冲击而面临新的指认。正

因为如此 , 互文性与文本运作 、解构主义 、阅读理论之类的

概念纠结在一起 , 形成身份的复杂性和暧昧性 , 从而为儿童

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别致的小窗 ,窗外丰富多彩的儿童
文学园地等待耕耘者的命名 、挖掘和播种。以《三只小猪》

为例 , 近十多年来 ,欧美儿童文学作家就时常选用这个最为

人知的英国传统童话作蓝本 ,通过故事的重新编织 、形象的

个性颠覆 、形式的拼贴挪移 , 打破观者过于习以为常的想象

空间 , 借助互文性使人们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,重

新燃起读者的审视热情。下文我们将以互文性的相关理论

阐释《三只小猪》的三个改编文本 , 分析和解读当代儿童文

学的后现代意涵及其诠释方式。

一 、《三只小狼和大坏猪》:[ 3]传统认知的戏仿与解构

后现代意义上的改写不只是对古老故事的简单重复 ,

因为仅仅根据一个新的背景来改编故事是远远不够的 ,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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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让新的文本同时承载故事从前与现在的双重含义。当

面对依据童话 “历史”所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后现代文本时 ,

传统的阅读经验成为现有文本的对照 , 我们可借由传统向

现代的转换 , 在传统形式和这一后现代文本之间的差距中

建构出意义 , 创造出互文参照的多重层次。图画书《三只小

狼和大坏猪》便以大家所熟悉的民间故事为架构作出解构
和颠覆 , 一方面唤醒人们对这个古老童话的亲切记忆 , 另一

方面又对传统构成有趣的玩味和有效的戏拟 , 使读者获得

运用基模的双重乐趣。这一文本所呈现的是与严肃 、规范

的文学相对的滑稽模仿 , 其喜剧场面和荒诞风格带来令人

捧腹的阅读效果 , 同时引发读者对固有的观念和叙事体系

进行重新理解。

标题本身已经为我们预设了这本图画书将要展现的颠

覆性画面。三只温柔可爱的小狼到了要自立门户的时候

了 , 狼妈妈在他们临出门时叮嘱他们要 “小心那只坏猪” 。

小狼并不像原来的三只小猪那样分头过日子 , 而是共同生

活在一起 , 并且一开始就建造了坚固的砖房。 正如狼妈妈

预料的那样 , 大坏猪不停地搅乱小狼们的正常生活。砖房

虽然没有被大猪吹垮 , 却禁不住他拿大铁锤敲打 , 小狼只好

重造新房 , 第二次用的水泥材料使房子更加坚固了 , 可还是

被大猪的电钻给击垮。接着 , 小狼们用了带刺的铁丝 、铁
条 、铁甲 、铁链 、强化玻璃和钢条来武装他们的房子 , 看起来

似乎无比安全了 , 却依然敌不过大猪火药的轰炸。大坏猪

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, 三只尾巴烧焦 、下巴发抖 、吓坏了的小

狼 , 到最后似乎已经找不到办法应付他了。故事的结局倒

有些出人意料 , 小狼们用鲜花盖了一幢美丽却弱不禁风的

房子 , 只要大猪呼呼一吹就可以倒下 , 可没想到的是 , 花香
却改变了大猪的残忍性情 , 使他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, 从此以

后 , 一只大好猪和三只小狼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

《三只小狼和大坏猪》作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“新家

园·绘本系列”之一 ,其出版目标在于使读者通过作品 “体

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, 大家一起建立新家园” 。不过这样的理

想看起来也许过于感性 , 以致我们不难在其中发现一些反

讽 , 它不仅构成了原来故事的讽刺翻版 , 而且也于一定程度

上取笑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家。然而不论作品的主题取
向如何定位 , 这个故事通过对原有童话形象的强烈颠覆和

夸张描绘 , 却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观念上的启示。尽管故

事开头依然沿用 “很久很久以前”的传统模式 , 但作品却把

情境完全放置在现代背景中 ,通过小狼盖房选材的一系列

过程 , 以及他们户外活动如玩槌球 、打羽毛球的画面 , 来界

定这些角色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 , 从而将故事的意旨转向

现实的道德判断 , 挑战和质疑童话历史所建立的传统认知
范畴。

在民间童话中 , 美善是由情境而非行动决定的 , 在故事

开头受欺负的角色 , 会被自动认定为好人 , 魔法协助的是那

些因缺乏能力而最需要救援的人。 也就是说 , 民间童话的

意旨在于广泛地呈现一个道德立场 ,故事中的角色可以明

确地与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连结起来。依照传统童话的设

定 , 三只小猪因对付暴力而被认为是好人 , 并且当他们最后
对敌人以暴制暴时 , 我们仍继续认为他们是好人。根据这

样的设定 , 我们完全可以延续童话的逻辑来设想新的故事。

正如培利· 诺德曼所说:“如果还有《灰姑娘》续集可满足

我们对仙子故事的期待 ,那么灰姑娘自己可能就得当坏人;

她的婚姻已替她带来恶源所预期会有的地位与力量。” [ 4]

这样看来 , 当第三只小猪因其智慧和勇敢成为强势之后 ,也

可能就此成为童话中代表恶的一方。如此 ,我们竟为《三只

小狼和大坏猪》找到了故事的内在逻辑依据 , 作者将童话形
象所作的转换合乎童话再创造的艺术可能性 , 并由此创建

了极富现实参照意义的后现代叙事情境。

我们可以发现 ,作者的互文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

简单的幽默感 , 同时也在一个新的文本之中赋予主体性的

价值判断和文学观念。也就是说 , 互文性对既有文本的引

用从来就不是单纯或直接的 ,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 、

扭曲 、错位 、浓缩或编辑 , 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。反

讽的叙事策略让人注意到了制约着我们文学及其观念的形

式框架 , 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, 成规也许就会把世界或人类

行为描绘成另外的样子 , 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

评价它们。实际上 , 作家为了解释真与假 , 就必须给出例

子———假装肯定 , 而实际没有肯定 , 同时通过建立这一体系

的虚构方式排除虚假 、谎言 、虚构。[ 5] (P191)现实可在真与伪

的交叉之中被揭示 ,它们的同时在场有助于我们帮助儿童

解放既有的成规性理解 , 从现实的维度来引导儿童思考对

现代生活的睿智看法 ,设法自己感受并解决问题所暗示出

来的事实。
同时 , 《三只小狼和大坏猪 》的后现代叙述方式与解构

主义的基本观念相对应 ,即以 “本体论的平等”为核心建立

多元论思想 , 要求打破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 , 提出概念之间

并无等级和中心而仅有差异。作品将童话角色特性进行互

换 , 就是打破了传统童话惯常运用的类型化角色定位 ,构成

了远比简单善恶判定要丰富多元的价值体系 , 真正回应了

当下儿童所处的复杂生存环境 , 能够引导他们以一种全新

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至于鲜花能不能成

为抵挡暴力的利器 ,能不能改变邪恶的本性 , 这实际上还是
一个需要质疑和探索的问题 ,并不能借由童话的方式得以

圆满解决 , 文本由此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解读空间。

二 、《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》:[ 6]对话与互动的阅读体验

罗兰·巴尔特在《S/Z》中把文本分为 “可读性文本”和

“可写性文本”两种类型。 “可读性文本”是一类固定的自

足的现实文本 , 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 , 是半封闭

性的;“可写性文本”则消解了各种明确的规则和模式 , 允
许以无限多的方式表达和诠释意义 ,是一种可供读者参与

重新书写的开放性文本。可写性文本的提出 , 为读者多元

意义地去读解文本 ,参与文本的重写 , 从而最终完成文本 ,

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。而文本意义的多元 , 把读者从单一的

文本意义的权威中 、从全知全能的作者观念中 、从意识形态

批评的规范中解脱了出来 , 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对读者的

一种尊重 、一种解放 , 真正把阅读的自由交给阅读的主

体。[ 7]这种作者 /读者关系中权力的改变 , 恰恰符合了儿童
内心对解放故事的渴望 , 他们获邀去探索有关历史或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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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各种情况 , 以挑战传统童话故事的道德劝说 , 已经成为当

代文化潮流中的一种后现代认知。

《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 》体现了薛斯卡和史密斯一贯

的创作风格 , 通过改写古典童话的戏谑方式 , 创作出令人耳

目一新的图画书 , 只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一故事带到今日 ,而

是提供了一种对熟悉的旧有事件的全新诠释。作品保留了
《三只小猪》原有的故事结构和角色设定 ,却将叙事视角从

第三人称的客观立场转换至第一人称的内在聚焦 ,通过一

只野狼的亲历讲述 , 揭示不为人知的关于三只小猪的事件

真相。角度的转换 , 为故事呈现了迥然不同的因果关系和

是非判断 , 使读者在不断靠近所谓真相的过程中感受意料

之外的惊奇。 薛斯卡和史密斯借助一个布满灰尘的老故

事 , 开拓了新的观念与想象空间 ,以狡黠的幽默感赢得孩子
的共鸣 , 同时赢得看待现实的更为合理的方式。作者尽管

没有对故事背景作全方位的当代移植 , 但其中的细节及情

境却已经渗透至现代社会 , 因此同样有力地开掘了现实的

深层内涵。

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亚历山大的野狼(小名阿力),

他将诉说的目标对准正在阅读这本图书的读者 , 揭示 “你”

所听说的 “坏蛋大野狼”的故事并不符合真实情况 , 这其中

的误会完全是由喷嚏和一杯糖引起的。亚历山大在奶奶生
日那一天准备做一个蛋糕 , 他发现糖已经用完了 , 所以想到

向邻居借一杯糖 , 而他先后拜访的邻居恰好是三只小猪 ,正

巧那天他又得了重感冒。当阿力到前两只猪兄弟那儿借糖

的时候 , 喷嚏不可遏止地出现 ,不小心把那两间分别用稻草

和树枝搭的房子吹倒了 , 两只小猪也死在了倒塌的房子中

间。阿力理所当然地享用了这丰盛的晚餐 , 因为他觉得此
时放弃美味是很没有脸面的事情。阿力最后来到第三只小

猪的砖房前 , 遭到了猪先生的拒绝和谩骂 , 原本冷静的他再

也无法容忍这样的屈辱 , 开始变得很烦躁 , 嘴巴张得大大

的 , 还不停地打着喷嚏。这时 , 警察和记者出现了 , 最后这

一幕于是被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。尽管阿历说自己无

意侵犯三只小猪 , 但新闻报道还是夸大 、扭曲了事实 , 从此

以后人们一直认定大野狼就是吃小猪的大坏蛋。

传统的民间故事提供给读者的并不一定是它所代表的

事情真相 , 而往往是我们想象事情该有的样子。这些故事

为读者提供一种想象中实现愿望的满足感 , 它们对于喜欢

幻想或认定自己是失败者的人来说 ,就是抚慰情绪的有效

心理药剂。薛斯卡和史密斯却通过逼真的描述挑战原故事

的可靠性 , 让读者相信故事背后可能存在着另一种真相。

薛斯卡所构建的亚历山大的真情叙述 , 让我们有理由认为

野狼是被冤枉的 , 而史密斯则借助主人公形象的勾画———
瘦长的脸上带着细镜框的眼镜 ,白衬衫配条纹毛衣 , 佩戴着

整整齐齐的领结 , 一派绅士风度 ,相反小猪却被描绘得凶恶

和无礼———更让我们相信野狼叙述的诚实性。文字和画面

的内向聚焦 , 使得我们跟随着主人公的行动 , 对我们常规认

定的坏蛋大野狼赋予了更多的同情。

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 , 既然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

不同的结论 , 假若我们再把言说的话筒转向三只小猪 , 他们
又会说出怎样的故事来? 况且 ,从狼的本性出发 , 这个所谓

的三只小猪故事的真实叙述极有可能也是值得怀疑的谎

言。绘者史密斯在故事线索之外所插入的现代报纸的细致

画面 , 便已揭示出前后矛盾的媒体声音 , 层层新闻稿就像被

处理过的事实 , 凸显了表面与事实之间的误差。既然叙述

者如此不可靠 , 故事中的角色无法信赖 , 真与伪在客观上如

此难以确认 , 读者就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念和经验判断正确

与错误。此时 , 文本成为一张巨大的意义和符号网络 ,是适
合于思索和可供人无限挖掘的宝藏 ,召唤读者自由地填充

文本的空白 , 积极完善文本的内涵。

在伊瑟尔看来 , “叙述过程是一个否定理解世界的种种

片面的与不恰当的方式的过程 , 它留在身后的余波不是一

个构筑出来的意义 , 而是各种不同的假设性观点。” [ 5] (P165)

当原有的透视角度被全新的透视角度所否定 , 文本便引导

读者调整对过去行动的理解 ,并形成对于未来的新的期待。

这样 , 读者不再是作者对之说话的假想形象 , 不是真实的阅
读者 , 也不是二者的某种结合 , 而是尚未实现的超越的可能

性 , 它仅仅在阅读过程中才存在和改变。薛斯卡和史密斯

将叙事姿态设定在与读者的对话之中 , 不仅为他们创设身

临其境的故事场景 ,而且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介入文本并

与作者构成互动 , 从而体会到凌越权威的颠覆感。同时 ,其

主题的颠覆以及形式的创新 ,无不表现出对传统权威叙事

地位的拒绝 , 排斥着某种论述优于其它论述的特权。从可

读性文本转化为可写性文本依靠读者创造力的发挥 , 与此

同时 , 这种多元解读 、创造力的激发也需要作家为读者提供
一种开放 、民主的土壤。

三 、Wait! NoPaint!:[ 8]文本运作的呈现与开放

后现代的文本常常借助合并与拼贴的形式生成新的文

本 , 这样的叙述方法区别于传统叙述所强调的形式 、内容和

情节的统一 , 它将文本内部的文学话语和外部声音互相渗

透 , 以此彰显互文性创作的间断性特质。当然 , 这种剪与贴

不是毫无活力的机械动作 , 而是在沉重的文学历史与驳杂
的现实交叉点上富有创造性的运作。 在有关《三只小猪》

的改编版本中 , DavidWiesner于 2001年创作的《三只小猪》

可以说是最新也是最富互文特征的后现代文本。[ 9]故事的

线索完全架设在我们熟悉的那个英国民间故事的结构之

中 , 作者主要通过画面的跳跃和变幻 , 使三只小猪的既有文

本穿梭于其他的童话文本如 《鹅妈妈童谣 》和 《乔治和龙》

之间 , 并把各自的童话角色拉提琴的小猫和保护金玫瑰的

龙带回到《三只小猪》的现场 , 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结局。
DavidWiesner在破坏和重建原有文本的过程中 , 通过引用 、

粘贴其他文本的互文方式 , 形成与原有故事节奏与叙述风

格之间的错位与落差 ,产生令人惊奇的戏谑效果。

“不管是孩子还是艺术家的游戏 ,做法都是一样的———

粘贴———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如实展现原貌 , 同时保留剪切

和粘贴的痕迹。在这种情况下 ,现实正是被这种一目了然

的杂陈之状表现出来的:通过强行进入另一种语言和阅读

的规则 , 在文本里形成多样表现形式 , 于是也就能形式多样

地表现文本和现实 。因为被使用的组件环环相扣 , 构图从
内而外 , 所以粘贴使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反思虚构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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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的两个世界。” [ 2] (P97)Wiesner图画书中的粘贴和引用

体现了虚拟之外的一个陈述者的存在 , 这个陈述者思考着

自己的所作所为 , 并在物与词之间建立联系。 BruceWhat-

ley创作的图画书 Wait! NoPaint! 在形式上也具有 Wiesner

《三只小猪》的跳跃性风格 , 而且 , 它更为明晰地凸显了叙

述者的声音 , 将文本制作的虚构特性全方位展现在读者面
前。从标题上看 , 这一作品并没有直接呈示三只小猪故事

的后续主题 , 但作者正是由于将视点从主题范畴转向叙事

层面 , 从而在文本的断裂与整合之间创造出了更具形式意

义的新内涵。

“从前有三只小猪……”, 故事的开始依然是那个广为

人知的民间童话 , 三只小猪分别用稻草 、树枝和砖头盖了房

子 , 紧接着出现了大坏狼 ,然后上演了他们相互周旋的熟悉
故事。从情节结构和形象设置来看 , 作品似乎未曾跳出原

有的框架 , 但是抓取文本细节 ,我们却能够从中体会到作者

的独具匠心 , 并由此而发现这一后现代图画故事的艺术内

蕴。在第一只小猪盖好房子之时 , 故事外出现了一个奇怪

的声音 , 根据其话语提示 ,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一个杯子以

及从杯中泼溅而出的黄色橙汁 , 把小猪的稻草房弄得又湿

又粘。于是当大狼出现的时候 ,小猪绘图者趁湿房子啪嗒

倒地的片刻逃了出来 , 来到第二只小猪家里。 随着这个声
音的不断出现 , 前两只小猪得以改变被狼吞吃的命运 , 他们

最后都聚集在了第三只小猪的砖头房子里。在三只小猪的

安全得以暂时保障的片刻 , 那个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, 令人

意想不到的是 , 他竟是这个故事的绘图者 , 他告诉小猪说红

颜料已经用完了。继而我们发现 , 画面中小猪的身子真的

由粉色变为苍白 , 令三只小猪颇为惊讶和不快 , 随后 , 绘图
者竟然将他们涂上绿色以及与沙发一样的花色 , 猪兄弟就

更不高兴了。无奈 , 狼的出现让小猪们把注意力转向对付

危机上 , 可是当他们准备生火对付从烟囱里爬进的大狼的

时候 , 才突然想起没有红颜料生火也是毫无用处的。 于是 ,

三只小猪对绘图者咆哮了 , 他们表示根本不愿意身处这样

危险紧张的故事里 , 希望绘图者想办法帮助他们转危为安。

果然 , 故事的结局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, “很久很久以前有

三只熊———熊爸爸 、熊妈妈和小熊宝宝…… ”而原本那只
凶狠的坏狼 , 在画面里则装扮成了温顺驯良的保姆。

这一改写的图画故事体现了童话文类的后现代反思 ,

叙述者的声音不时消解故事应有的连贯性和整体感 , 当文

本的概念与现实相承接 , 便意味着创作者摒弃了所有艺术

生产的神秘感和崇高感。同时 ,这样的声音也刻意提醒着 ,

在出版陈规上 , 书本是被当作一项加工品来制作的 , 书是一

项实体的存在 , 而不是与生产现实脱节的语言及影像的表
现。 BruceWhatley将图画书视为一种加工品 , 他通过 Wait!

NoPaint! 的文本实践及其视觉影像风格粉碎了读者的期

待 , 以嘲讽 、戏谑的方式对传统民间故事的陈规叙述方式进

行质疑。既然红色颜料已经用尽 , 绘图者就无法沿用既定

的叙事模式编写故事 ,于是主人公因为无法预知未来而陷

入更加紧张的情绪状态 , 当这种紧张不能通过惯常的结局

(即让狼烫死在小猪的开水中)加以消除的时候 ,他们只有
要求绘图者帮助他们进入另外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故事情境

中。就这样 , 原有的幻想故事被叙述者的现实声音解构 ,构

成了极富陌生感的童话叙述风格 ,因此展现出反讽的意味。

同时 , 我们禁不住要追问 ,最后的画面尽管充溢着温暖 、安

详的黄色主调 , 但那平静背后是否仍然隐藏着紧张和不安?

故事等待读者的继续想象与编织。

童话的制作方式一经曝光 ,就消散了原先隐藏的常规
以及叙述结构 ,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成为意义的参与者和制

造者。儿童文学的后现代叙述仍然延续浪漫主义建构的儿

童意象 , 相信 “儿童”是理想读者。 也就是说 , 当代的儿童

文学作家不仅不受后现代的种种特征所支配 、局限 , 而且还

利用了这些后现代条件 ,打破读者对传统故事模式的期待 ,

承认儿童是天生的解构者 , 邀请他们和文本建立起强有力

的关联。[ 10] Wait! NoPaint!正是借助儿童文学新形式的创
建 , 引领读者以充满趣味的方式理解儿童文本创作的方式。

四 、结语:后现代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

本文所分析的 “三只小猪”改编版本 ,运用颠覆性的解

构方式 , 不仅挑战既有的权威叙述 , 而且创造了儿童阅读的

趣味性。它们既构成与传统民间故事的互文 , 也建构了彼

此之间的互文关系 ,由此呈现出无限丰富 、多元和开放的儿
童文学创作和童年阅读视野。或许 ,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

的结论:互文性透视下的儿童文学后现代景观 , “将我们的

注意力从作者—作品—传统组成的三元结构转向了新的三

元结构:文本—话语—文化。” [ 11]这样的实践我们刚刚开

始 , 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恰当的方式进驻童书领地 , 以其对

传统的解构和对意义的捍卫 ,同时借助互文的奇妙反应 ,成

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创新力量。
解构主义的文本写作方式创造了新的阅读方式 , 也创

造了经典的更多含义。但它同时因过分强调语言游戏 ,无

限夸大修辞和隐喻的作用 ,置客观事实于不顾 , 使其文学领

域多受指责。 儿童文学的后现代叙述也面临着这样的困

境。正如菲欧娜 · 傅伦屈(FionaFrench)1986年创作的

《白雪公主在纽约》所展现的那样 , 作者将这个有名的童话

搬到光彩灿烂的纽约市:白雪公主成了一个夜总会歌手 ,七

个小矮人是七个爵士乐手 ,王子则是个英俊的记者 , 后母成
了 “纽约最古典的美女 ”。白雪公主逃过坏后母在鸡尾酒

里放毒樱桃这一劫 ,在一个盛大的婚礼上嫁给了记者 ,并搭

船去度蜜月 , 此后他们应该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, 至少是几

个月。对成人而言 , 本书是饶有趣味的 ,但它似乎逃不过是

一本为成人而写的童书的指控。[ 12]

于是 , 人们难免产生这样的质疑 , 后现代之于儿童文学

到底意味着什么? 因为后现代叙述似乎将推翻浪漫主义所
建构的童年本质论 ,使成人世界一直努力维护的纯真童年

受到威胁。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 , 当代儿童文学并未受制

于对科技冲击的恐惧以及大叙述结构的瓦解 ,相反 , 在某方

面来说 , 它积极拥抱了后现代艺术的活力 , 以不断挖掘新的

表现可能。因为儿童文学后现代话语中的解构不是破坏 ,

而是一种有意识揭示文本虚构的开放行为 , 同时借助故事

的展开实现一种对于想象与逻辑 、虚构与现实的洞察。儿
童文学的后现代叙述所对应的是后现代的建设性向度 ,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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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多元化的思维品格 , 追寻创造性成果和现实主义关

怀。[ 13]诸如 《三只小狼和大坏猪》 、《三只小猪的真实故

事!》、Wait! NoPaint! 等后现代童书 , 将带领儿童读者颠

覆传统的阅读期待和价值判断 , 并且在新的语境中理解童

话及其意识形态。 这种与童话幻想构成反讽的后现代叙
事 , 弥补了儿童解读传统童话时产生的现实空缺 , 使幻想与

现实共同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互为映照的完整坐标。

另一方面 , 后现代的儿童文学叙事从读者那里形成了

新的诠释能力 , 以便获得让文学文本成为经典的方式 , 即作

品拥有一种适应于读者阅读的开放 ,同时让它们在无穷尽
的各种配置之下常保鲜活。事实上 ,我们所列举的有关《三

只小猪》的后现代版本 , 既简单到可以让非常小 、非常稚嫩

的孩子愉快地聆听着 ,也可以复杂到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微

妙方式在更成熟的心灵之内产生回响 , 甚至由此而产生文

学学者惊人的各种诠释。关于图画书面向儿童与成人的双

重意涵 , 培利·诺德曼的论述精确而有趣:“图画书很明确

地被当作儿童书来看待 , 那是因为它面对我们孩童般的特

性在言说 , 这一特性就是年轻 、单纯 、有活力。 但充满悖论

的是 , 就其视觉符码和语言符码的运用而言 , 又需要具有丰
富的学养才能充分了解。的确 ,单纯与深奥的奇异结合已

成为许多有趣图画书的魅力所在———也就是说 , 图画书的

蕴含读者应该既是学识渊博的人 , 同时又是天真无邪的孩

子。” [ 14]真正优秀的图画书的经典价值 、客观价值 ,就是以

儿童的反应为基础的成人的确切判断 , 以及在这种成人与
儿童共同读书的长期实践中确定的。而开放 、多元的后现

代解读方式 , 更为我们重新审视并创建儿童文学的经典提

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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